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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

了全面侵华的步伐。8 月 13 日，日军又向上海发

起进攻，淞沪会战开始。随着战争的扩大，难民急

剧增加，救济形势十分严峻。世界红卍字会作为

民国时期著名的慈善组织，在战争爆发之际就投

入到紧张的救济之中，并随着战争的扩大，救济范

围从华北延伸至华东，救济内容包括战地救护、收

容、遣散、医疗、掩埋、急赈等。全国抗战爆发初期，

世界红卍字的救济活动范围广，组织严密，成绩显

著，特别是其网络化的救济机制在救济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①

一、华北地区的救济

七七事变爆发后，世界红卍字会在华北的救

济主要集中在北平、天津、济南等地。

1. 北平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即 7 月 8 日，世界红卍

字会中华总会就成立世界红卍字会第一联合救

济队第一队投入救济，在宛平卢沟桥一带，共

救治伤病 590 名，施放急赈 273 户，用款 323.1

元。[1] （甲编工作报告，P3）与此同时，中华总会又联合北

平、大兴两分会组建第一联合救济队第二、第三救

济队。7 月 28 日后局势突变，战争扩大，红卍字会

三支救济队乘救护汽车驰赴四郊分别实施救护、

收容、掩埋等工作。救济范围“东至青云店、通县、

香河，西至西郊、宛平暨于大灰厂、良乡境，南至

南苑、丰台，北至北郊以及沙河、昌平等处”。[2] 先

后救护难民 13061 人，救治伤病患者 200 余人，掩

埋尸体 593 具，马 164 匹。[1]（甲编工作报告，P8） 从 7 月

30 日，红卍字会开始成立临时难民妇孺收容所第

一、二、三所，又在城内增设第五、第六、第七、第

八、第十一所，在西郊增设第四、第九、第十二、第

十三收容所，共计 12 所。每所设置主任一人，男

女管理员数人，举凡难民起居饮食管理训育，以

及检察疾病卫生等事，悉有主任及管理员负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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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各所收容难民妇孺 13000 余人， 除随时遣

散外，截至 9 月底尚有因事变破产无家可归者数

百人。[1]（甲编工作报告，P13）此外，世界红卍字会还于 7

月 30 日成立临时医院，两月之间，共收治伤患 302

人，临时施诊 4323 人。[1]（甲编工作报告，P17）

北平沦陷后，世界红卍字会派遣队员分赴四

郊及保、石等处视察受灾实况，以便实施赈济。河

北地方维持会鉴于南苑、丰台、孙河、黄村各村镇

受灾较重，贫民乏食，于是筹集赈款 840 元，委托

世界红卍字会代放急赈。10 月中旬，世界红卍字

会第一联合救济队先后驰往各村调查施放，共施

放 1436 户，极贫大小口 207 名，次贫大小口 4609

名。[3] 至 12 月底，全部救济活动结束。

2. 天津

七七事变爆发后，世界红卍字会天津分会于 7

月 14 日成立世界红卍字会第三联合救济队第一、

第二救济队。组织刚完成，天津事变发生，救济队

随即出发实施各项救济工作。在难民聚集区域，

成立临时难民妇孺收容所九处，总计收容妇孺难

民约 2 万余人。8 月中旬，各收容所先后结束，遣

散时所有难民每大口发给白米 20 斤，国币一元，

小口减半。[4]（甲编工作报告，P3）

天津事变发生后，河北、河东一带沦为战区。

7 月 30 日战事稍息，世界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即派

第一第二救济队出发驰往灾区从事救护掩埋各项

工作，数日之间，掩埋尸体 221 具，救护受伤人民

34 人。[4]（甲编工作报告，P6）

战事结束后，天津分会筹集巨款采购大批赈

粮，派救济队员分赴市内各灾区及大沽等处查放

急赈。天津市统计查放 11000 余户，施出赈米 31

万余斤。此外，又赴保定、静海、大城各县及独流

镇、王家口等处施放急赈，以上各地共放出赈米 15

万余斤，棉衣 7500 余件。急赈将竣而时届初冬，

复又继续举办本市冬赈，共查放 18161 户，施出赈

米 169100 斤，玉面 15000 余斤，赈款 1380 元，棉

衣 2700 余件，共用赈款 75300 余元。天津红卍字

会除自行举办急赈、冬赈外，还受天津县政府委

托，将玉面条 11 万斤及赈款 1468.2 元（代购玉面

21930 斤） 在天津县四乡查放急赈两次，共放 89

村，11000 余户。[5]

3. 济南

七七事变爆发后，世界红卍字会全鲁各分会

联合救济办事处（简称全鲁卍联处，1928 年由山东

各卍会联合组建，设在历城红卍字会内，推定历城

红卍字会会长为总监理）遵照总会所编联队的规

定，筹设世界红卍字会第二联合救济队全鲁联处

第二队，简称全鲁联处救济第二队，8 月 6 日正式

成立。全鲁联处救济第二队在历城红卍会内设总

办事处，设总监理一人，由全鲁卍联处总监理张星

五兼任。

北平、天津沦陷后，大批河北难民沿津浦线步

行或乘车逃往济南，请求历城红卍字会收容。历

城红卍字会会长张星五为难民请命，与省政府多

次协商，始得允许，后与济南市政府合作设立收容

所两处，自 9 月 28 日开始收容，旋即由津浦线转

送南去，截止10月8日，共招待过境难民63973人。

另外，自 10 月 9 日至 11 月 13 日，还招待平津流

亡学生 842 人，两项共计 64815 人。由于难民不

断增多，历城红卍字会经与官方协商，决定扩大救

济，先后设立收容所 39 处，分所两处，至 1938 年 3

月 31 日遣散完毕止，共收容难民 39709 人。此外，

泰安、羊楼、范镇各救济队设收容所 18 处，收容难

民 10445 人。[6]（乙编救济报告，P11）

因难民思家心切，纷纷要求红卍字会遣送其

绕道回河北。历城红卍字会经与胶济路局交涉，

准予免费运送，又派人赴青岛与英商太古、怡和

两轮船公司交涉，最后达成协议，成年难民乘船

以半价购票，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者出半价之半

价，十岁以下者概不收费，东路由胶济火车向东

运送难民共十三批，计 10149 人。西路由长清运

送难民 10321 人。津浦路北段通车后，红卍字会

代难民要求免费乘车回籍，得到允准，由北路运

送难民 12483 人。南路由第五组队泰安办事处

遣送的河北难民十四批，共计 385 人。以上东西

北南四路共遣送难民 33338 人。另外，自兵灾救

济以来，红卍字会统共掩埋死尸 41 具，施棺 38

口。[6]（乙编救济报告·P11-12）

历城红卍字会原有全鲁卍联处施诊总所一

处，施诊分所二处。为了扩大治疗，于 1937 年 9

月将施诊总所改为历城卍会临时医院。截至 1938

年 6 月底，治疗住院伤民 284 人，门诊 12741 人，

第一施诊所诊治796人，第二施诊所诊治1485人，

共计治疗 15306 人。另外，泰安卍会第五组队设

施诊所一处，诊治 5348 人，羊楼卍会第七组队设

施诊所一处，诊治 495 人。[6] （乙编救济报告·P25）

1938 年 1 月，历城红卍字会派队员赴济南

市区及郊区调查贫民，共填发赈票 17492 户，受

赈者 78324 人。后又到历城县境调查填发赈票

9988 户，受赈者 47740 人，共计受赈者 27480 户，

男女大小 126064 人。前后共用赈米 268036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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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面 270 袋，赈衣 1370 件，卍灵丹 500 袋，救济

丹 1600 付。[6] （乙编救济报告·P27）

二、华东地区的救济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进攻上海，八一三事

变爆发。此后，世界红卍字会的救济重心转移到

上海，并扩大到浙苏皖等地区。

１. 上海

上海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最为发达的地区，

也是世界红卍字会在东南的中心。

1931 年 6 月 4 日，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福

建五省红卍字分会为谋求慈业之发展，在南京设

立世界红卍字会东南主会。因上海为东南慈业之

枢纽，交通便利，地点适中，而且各卍会会长驻沪

者居多，于是又于 9 月 21 日议定在上海设立世界

红卍字会中华东南主会上海总办事处（以下简称

上海总办事处）。上海总办事处系联合东南各会

组织而成，采用监理制，推选各会会长担任监理，

推选总监理及常务监理。上海总办事处内分六组：

总务组、储计组、调查组、劝募组、救济组、交际组。

每组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商承常务监理办

理本组一切事务。[7] 上海总办事处组织实施了对

1932 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的救济。

1932 年冬，东南各省红卍会在上海成立世界

红卍字会中华东南各会联合总办事处（以下简称

东南总办事处）。[8] （弁言）1936 年 11 月 30 日，东南

各会代表在上海聚会，商议救济西北兵灾及分区

筹备救济计划，决定于上海组织世界红卍字会东

南各会联合救济总监理部（1937 年 7 月 25 日正式

成立，[9]（P252）以下简称东南总监理部），附设于东南

总办事处。东南总监理部内设六股，即总务股、劝

募股、运输股、救济股、储计股、交际股。各股之下，

又分各组，如救济股下设振救组（各救济队）、收容

组（各收容所）、医务组（各医院、各治疗所）、感化

组、药品保管处。各区同时组设联合救济监理部，

附设于各区办事处，并选择重要地点，组设联合监

理支部，各会各组设监理部。各区各会救济事务

之组织设备，以及指挥调遣，均由总监理部暨联合

总监理部负责推进，其救济经费，亦应由总监理部

统收统支。[8] （甲编·P11）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世界红卍字会东南总监

理部立即派救济队奔赴前线，从事救护、收容、遣

送、掩埋、治疗、服务、急赈等工作。具体分工是：

救护、遣送、掩埋、急赈，由振救组督率各救济队办

理；收容所各难童的训育、难民劳作的分配及难

民工艺的举办，由收容组会同各收容所主任负责

办理；伤兵治疗、难民卫生、难妇生产，由医务组

会同各医院及各中西医治疗所负责办理；难民职

业的调查及介绍工作，伤兵之抚恤与慰问与残废

伤兵的善后，孤苦儿童的安置，由妇女服务部负责

办理。此外，东南总监理部还与其他慈善团体合

作办理掩埋与善后工作。[8]（甲编·P17） 这些救济工作

本是同时进行，为叙述方便，以下分类概述。

（1）救济。战争爆发时，淞沪救济队已组成三

队，第一、二队驻上海、宝山各地，担任救护工作，

并应各会之需要，分拨队员赴浙江杭州、吴兴、宁

波、绍兴，暨江苏泰兴、黄桥、南通、泰县、宝应等

处，协助各会救济队，办理救济。第三队驻苏州，

另拨一队驻崇明。在上海市的救护区域包括：苏

州河北岸及战区、虹口杨树浦白渡桥、浦东枫林桥

等处、南市一带。鉴于南市难民众多，东南总监理

部在该区设一办事处，与救济队商同进行，还在该

区组设中西医治疗所一处。为收容难民，上海国

际救济会会商各慈善团体，将南市一带划分四大

区，由东南总监理部担任一大区，共管理收容所 27

处。东南总监理部还在南市开办一处施粥厂，每

日领粥者计六百人以上。[8]（甲编·P29） 战争爆发后，

尸体遍地，救济队在施行救护时，曾于江湾、大场

及闸北、沪西各地，见有遗尸，随时掩埋，统计 1581

具。自 1938 年 1 月起，在上海附近一带，又掩埋

遗骸二千余具。救济队后又赴太仓、嘉定、昆山、

苏州、江阴、无锡等处，寻尸掩埋，共计沿途掩埋

一千四百余具。[8]（甲编·P29-30）

（2）收容。东南总监理部在淞沪共设收容所

十五处，计上海九所，共收容难民 57750 人，除陆

续自动出所及转所 26567 人外，常川住所者 31183

人。苏州二所，收容难民 4611 人。崇明四所，收

容难民 1145 人。各所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

责任干事一人，男女管理及各组办事员若干人，分

部负责，“举凡难民饮食衣服之需要，卫生训育工

艺之指导，疾病之调护，医药之分配，悉由各所主

任负责办理。”[8]（甲编·P34）

（3）疏散。东南总监理部救济队在各战区所

救护的难民，共计 315027 人，除伤残者随时送本

部医院治疗外，其随救随自投亲友，以及转送各善

团收容的难民，共计 257277 人，经总监理部收容

者，共计57750人。[8] （甲编·P54） 因各所房屋拥挤不堪，

继来者仍络绎不绝，为普遍救济并为难民安全考

虑，不得不制定疏散办法。先从调查登记入手，分

别省份路程，由总监理部资助或护送，并与各善团

联络，合力疏散，互相援助，所雇船只，如有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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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可搭载，不分彼此。

（4）医疗。战争爆发后，东南总监理部医务人

员全体出发战区救护，先后在租界内及难民区，成

立临时医院四处，中西医治疗所二处，分头救护，夜

以继日，共计救护伤病兵民 28000 余人。[8] （甲编·P58）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及江浙各慈善团体纷纷

参与救济。除世界红卍字会外，比较重要的慈善

团体还有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上海国际救

济会、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简称上海国

际红十字会）、浙江难民救济会等。世界红卍字会

除了在上海南市一带与上海国际救济会合作外，

还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有着密切的合作。

1937 年 10 月，中国红十字会发起成立上海国

际红十字会，内部设六个委员会，即宣传征募委员

会、财务委员会、伤兵救护委员会、医务委员会、难

民救济委员会、支配赈款顾问委员会。根据难民

救济委员会讨论的原则，该会不直接自办或管理

任何收容所，只对已成立的善团不胜负担时给以

援助，援助将采取物质或劳务的方式，直接提供给

各收容所，不以现金、补助金的方式给予收容所或

各善团。[10] （P8）由此可见，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是一

个主要通过募集资金和物质来补助其他慈善团体

的组织，而且补助的原则是以物质而不是以现款。

世界红卍字会东南总监理部是上海国际红

十字会补助的慈善团体之一。总监理部收容所

自 1938 年 2 月份起，即由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予以

物质上的补助。自补助之日起，至各所结束之日

止，共得到补助食米 1643 袋，麦 1284 袋，豆 483

袋，燃料煤 144 吨，柴 65160 磅，蔬菜 75476 磅，油

盐 9833 磅，大小棉衣 4000 余套，红十字会各医院

还为难民实施治疗。总监理部还派人参加上海国

际红十字会的难民问题委员会、特别人事组、视察

组，商讨难民之管理，给养之稽核，使各收容所渐

趋同一。[8]（甲编·P105-106）

2. 南京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世界红卍字会京镇丹联

合救济监理部在镇江、下关组织收容所多处，并派

救济队分区救护。战事西移后，苏州、无锡、丹阳、

镇江相继失守，驻南京的美德各国侨商将南京城

北划为难民安全区，专办收容，红卍字会南京救济

监理部与之协力救济。

南京陷落后，大批难民聚集在江岸一带，红

卍字南京监理部会同八卦洲、下关两分会救济队

员，不顾危险，竭力营救，尽一昼夜之力，救护过

江者，达四万余人。其余难民则奔入安全区，两日

之间，达三十余万人。南京监理部在安全区内设

置粥厂二处，一处在五台山永庆寺，一处在金陵大

学空场内，每日就食者，不下三万人，又组设治疗

所二处，救治难民，每日门诊在一千号以上。由于

街头巷尾遗尸甚多，南京监理部特组织大规模掩

埋队，由队长率领夫役三百名，分区工作，并于地

下室、池塘、江面、山岗，挖掘打捞，共计掩埋遗尸

41023 具。南京国际救济会先后拨助东南总监理

部赈款 88700 元，均陆续分拨给南京救济监理部

办理。[8]（甲编·P106-107）

3. 浙江

八一三事变后，浙江也遭到日军轰炸和进攻，

出现大量难民，还有大批难民从上海疏散至浙东

一带，浙江各红卍会监理部随即展开救济。

嘉兴卍会自沪战发生后，即于 8 月 14 日成立

监理部，公推张净觉为责任监理，汪圣功等四人

为常务监理，并分设六股，推定正副主任，同时组

建救济队一队，定名为第二大队第三中队，由顾

觉生为队长，在嘉兴一带救护。自 8 月 12 日起

至 24 日止，先后设立收容所四处，收容临时难民

已达六万余人。逐日雇定船只分批送往苏州、吴

江等处各回乡里，供给食物已有五万余件，治疗

被炸伤民六十余人，并掩埋因病因炸死亡者十余

人。[9]（P260）

杭州作为浙江省省会，也是日军飞机轰炸的

重点地区。自战事发动，当地及附近各处人民纷

纷逃避，以江干一带最为拥挤。截至 9 月止，红卍

字会杭州监理部救济及遣送难民约在五六万人，

收容所仍留有2300余人。救济队在城厢一带巡视，

遇有被炸人民随时送医院治疗，并备有多量简便

防毒口罩、消毒药水及棉花、棉被等项发给各所难

民应用。自 10 月 1 日至十日止，住进收容所难民

1794 人，连前共 2239 人。除遣送外，留所 518 人，

其中染病者送医院诊治，无衣者发给寒衣。[9]（P276）

为救济浙省难民，浙籍旅沪各同乡组织浙江

难民救济会，所有办理急赈、收容、储粮等事，均与

世界红卍字会东南总监理部合力推进。东南总监

理部直接派员前往建德、金华、永康、兰溪、桐庐五

县施放急赈，共计 8800 元。浙江难民救济会拨发

的赈款，由总监理部转拨浙省各红卍字会办理者，

共计 93112.35 元。[8]（甲编·P108-109）

4. 皖北

七七事变发生后，世界红卍字会蚌埠分会暨

皖北办事处即遵照总会定章暨东南各会联合总办

事处议定的救济方案，于 8 月 10 日成立皖北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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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救济监理部并组织第五救济队第二中队，实

行救济工作。

11 月间，江南各地逃难者纷纷过蚌，蚌埠红卍

字会当即在车站附近设立招待所，招待过境难民

茶水，散发馒首，共计招待难民 5820 名，共用馒首

5820 斤，计洋 582 元，又资遣难民 584 名，路程远

者酌给川资，共用洋 554.285 元。南京事变后，江

南北附近各县难民扶老携幼，纷至沓来，红卍字会

又商借河北同乡会设立招待难民住宿处，凡难民

经过本埠无处食宿者，暂行收容，每日供给两餐，

共计收容 1915 名。[11]

统计蚌埠红卍字会共招待过境难民 5820 人，

资遣回籍难民 584 人，赈济极贫难民 5565 人，收

容避难难民13593人。西医治疗病伤难民3635人，

防疫注射 22852 人，中医施诊难民 1400 人。救济

回蚌难民 8756 人，救护被炸难民 427 人，运输受

伤军民 1532 人，掩埋死亡军民 992 人。[11]

三、网络化的救济机制

从以上叙述可知，七七事变后，世界红卍字会

的救济范围随着战局扩大而不断推进，从华北的

北平、天津、济南到华东的上海、南京、浙江、江苏、

安徽，遍及华北和华东大部分地区。可以说，在全

面抗战初期，凡有战争发生的地方均有红卍字会

队员忙碌的身影，或战地救护，或招待、收容、遣

送，或医疗、掩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各地红卍

字会的救济活动并不是随意的个别行动，而是有

统一的组织和准备，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初

步形成了一个网络化的救济格局。

1. 组织的网络化

世界红卍字会是源于道院的慈善组织，非常

重视统系的建设，自 1922 年成立后即着手建立全

国性的组织体系，至30年代这种体系已基本建成。

在北平设立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在各地设立

分会，在重要城市设立主会，若干分会联合设立办

事处或总办事处，办事处内设监理部或联合监理

部、总监理部，专门负责救济工作，监理部内设救

济队，直接从事救济工作。这样从总会到分会、主

会再到办事处、监理部、救济队，就形成了一个垂

直的救济体系。

在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世界红卍字会

在全国有一个中华总会，至少有 240 处分会（不包

括东北），在重要城市设立的主会有中央主会（天

津）、中央代主会（烟台）、淞沪代主会（上海）、西方代

主会（西安）、东北主会（沈阳）、西北主会（张家口）、

东南主会（南京）、西南主会（汉口）等。[12]（P40-41）由

各卍字会联合设立的办事处至少有 15 处，即驻京

（南京）办事处、驻津办事处、东南各会联合办事处、

沪上宝办事处、常太各会联合办事处、江北办事

处、徐海各会联合办事处、全浙各会联合办事处、

全福各会联合办事处、全皖各会联合办事处、皖北

办事处、皖中南办事处、西南各会联合办事处、胶

东各会联合办事处、济东南岛沂潍周联合办事处

等。[12]（P49） 以下以东南各会联合办事处和全鲁卍

联处为例略加说明。

东南各会联合办事处全称是世界红卍字会中

华东南各会联合总办事处，1932 年冬设立于上海，

其联合的区域包括上海及江苏、安徽、浙江、湖北、

福建五省，是红卍字会最大的办事处，上海八一三

事变后的救济即由此总办事处负责实施。全鲁卍

联处的全称是世界红卍字会全鲁各分会联合救济

办事处，1928 年 11 月成立于济南，设在历城红卍

字会内，是当时山东 70 余分会为联合救济而设立

的。但山东除了全鲁卍联处外，还有设于烟台的

胶东总办事处。如此说来，在道院的发源地和红

卍字分会最多的山东，既有全省性的办事处，还有

区域性的办事处。前文提到安徽、江苏也都有多

处办事处。这些省内或跨省的办事处，将本省或

邻近省市的红卍字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横向的

区域性的救济网络。

为专门负责救济工作，世界红卍字会在分会

或办事处内设监理部或联合监理部、总监理部，监

理部内再设救济队，直接从事救济工作。七七事

变之前，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制定了《世界红卍

字会各地联合救济队总监理部简章》，规定总监理

部以促进各地联合救济队一切事务为主旨，设于

天津，济南母院和中华总会各设责任执行监理部，

中央主会设承启总监理部。凡各地联合救济队前

后方之组织、设备，总监理部负监督管辖之专责，

其指挥调遣等事由各责任执行监理部及承启总监

理部分别行之。凡各联合救济队前后方一切事项，

均应随时就近报告各责任执行监理部及承启总监

理部，并由后者报告总监理部，以凭编辑报告。[13]

中华总会还制定了《世界红卍字会联合救济队区

分地名表》，计划在全国组建十支联合救济队，名

称如下：

世界红卍字会第一联合救济队总会总其

成，兆兴宛保大石南新固等会联合之；

世界红卍字会第二联合救济队济南母院

总其成，济西南等会联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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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红卍字会第三联合救济队中央主会

总其成，天津及宁滦唐榆等会联合之；

世界红卍字会第四联合救济队烟台总其

成，胶东等会联合之；

世界红卍字会第五联合救济队青岛总其

成，胶莒密即周沂潍章等会联合之；

世界红卍字会第六联合救济队上海总其

成，东南及闽浙皖等会联合之；

世界红卍字会第七联合救济队西南主会

总其成，鄂湘川等会联合之；

世界红卍字会第八联合救济队西北主会

总其成，察哈尔宁夏等会联合之；

世界红卍字会第九联合救济队西北行主

会总其成，晋省各会联合之；

世界红卍字会第十联合救济队开封总其

成，豫陕等会联合之。[14]

七七事变后，各地红卍字会的联合救济队就

是按这份计划编组的，如中华总会联合北平、大兴

两分会，组建第一联合救济队第一队、第二队、第

三队。天津中央主会“于七月十四日遵照总会定

章成立世界红卍字会第三联合救济队，推举张泽

灏、徐云航分任第一、第二两队队长。”[5] 全鲁卍联

处“于二十六年七月间，遵照总会所编联队之规

定，筹组世界红卍字会第二联合救济队全鲁联处

第二队。”[6]（甲编组织概要·P1）蚌埠分会暨皖北办事处

“自卢沟桥战事发生，本会即遵照总会定章暨东南

各会联合总办事处救济方案，成立皖北各会联合

救济监理部并组织第五救济队第二中队。”[11] 胶

东各会共组建救济队十五队，定名为世界红卍字

会第四联合救济队。[9] （P269）可见，中华总会制定的

《联合救济队总监理会简章》和《联合救济队区分

地名表》是得到各卍会贯彻执行的。

世界红卍字会总会与分会之间，总会与主会、

办事处之间是一个完整的统系，除了有统一的章

程和标识外，还有两点极为关键：其一，红卍字会

源于道院，而且是先有道院后有红卍字会，道院是

红卍字会的灵魂和支柱。各地道院均以济南道院

为母院，以至圣先天老祖为最高信仰，以老祖训为

指导原则，定期在济南召开道慈大会，共商道慈两

业的进展。由于道院与红卍字会是一体的组织，

所以，济南母院对各地道院的统辖，也就是中华

总会对各地分会、主会、办事处的统辖。其二，按

照《世界红卍字会分会简章》，分会收入、会员会

费“应提一成五作为总会之辅助费，按月或按季汇

交。”[15] 这其实也是总会加强与分会联合和控制

的一种方式。正因为世界红卍字会有如此完整的

统系，故才能在慈善救济中形成遍及全国的组织

网络，这是单个或地区性慈善组织所无法相比的。

2. 救济经费的协济

世界红卍字会历年经办各项慈业及临时救济

工作，向无基金，其经费主要来自各界捐助、会员

会费及各卍会的协济。这里主要讨论各卍会之间

救济经费的协济，以此窥见世界红卍字会各分会

之间在救济经费上的互助，这其实也是网络化救

济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七七事变后北平中华总会的救济为例，共收

入各界捐助洋 37141.02 元，其中大额捐款除北平

市银行同业公会 1 万元，北平市警察局转来北平市

政府 4000 元外，还有各卍会的协济款，包括西南主

会拨汇汉口市商会募助 3000 元，胶东联合总办事

处 2500 元，香港道院 1050 元，东南各会联合总办

事处转汇万县分会 1000 元。[1] （乙编征信录·P1 ，P7）

天津主会在救济中因经费紧张，曾以“老祖

训”的名义向各道院、各卍会发出协款请求，原文

如下：“连日救济工作，十分努力。俾津中无数灾

黎得出险地，获有栖所，更于万分困难之中，筹购

食粮，使免饥馁，功行之大，日月争辉。惟吾道办

理救济，对于经济，向贵互相挹注；对于力量，向

贵互相扶持。兹当救济正繁之时，需费至巨，惟望

各地院会、各院会修子，速倾义囊，共拯饥溺，各随

心愿，不论寡多，付行付邮，各随情况。如因道途

梗阻，汇寄维艰，务须将捐助数目，设法先行告津，

以释焦虑。须知此次救济工作，关于道德前途至

大，想各地修子修道有年，慈怀共抱，必不忍令津

中修子独感困难，使救济工作因而减色也。其即

将此科文通知各院为要。”[16] 从这段“科文”中的

“吾道办理救济，对于经济，向贵互相挹注；对于

力量，向贵互相扶持，”可以认为，世界红卍字会各

分会之间救济经费的协济应为常态。

天津主会救济天津事变的总收入为 76140.17

元，其中各界捐款 37245.99 元，本会会员捐款

14443.44 元，各地卍会拨助 13705.75 元，临时借

垫 10000 元，麻袋变价 706.08 元，存款息金 38.91

元。[4]（乙编征信录·临时救济收支报告表） 从中可以看出各卍

会的拨助占不少份额，上述协款的“科文”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

最能反映各卍会之间经费协济的事例是

八一三事变后的救济。据《八一三救济征信录》

统计，在八一三救济中，东南总监理部共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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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336.91 元（自 1937 年 8 月 13 日起至 1938 年

12 月 31 日止），共支出 593947.17 元，收支相抵结

存 12389.74 元。其中收入项下分五类：愿助款项

243973.15 元，助品估价 233113.39 元，各卍会助款

115107.89 元，利息 1138.92 元，杂项收入 13003.56

元。[8]（乙编征信录，P4）

值得注意的是在救济经费中，有一大笔是来

自各卍会的协济款，总数达 115107.89 元。其具体

分会名称与协济款额如下表。

各卍会处助救济费清单 [8]（乙编征信录）

编号 名 称 数额（元）

1 淞沪卍会 44399.62

2 淞沪女卍会 20015.56

3 宝山卍会 12593.15

4 胶东总办事处 10000

5 沪上宝办事处 8251

6 上海卍会 8251

7 西南总办事处 2000

8 星洲卍会 2000

9 天津卍会 2000

10 香港道德院 1104.56

11 江阴卍会 1030

12 全皖办事处 500

13 南昌卍会 400

14 宝山女卍会 290

15 合肥卍会 200

16 东陈卍会 200

17 泰兴卍会 100

18 芜湖卍会 100

19 新浦卍会 100

20 太仓女卍会 100

21 曲塘卍会 80

22 颍上卍会 70

23 崇明卍会 50

24 马坝卍会 20

25 如皋卍会 20

26 黄桥女卍会 20

27 无为卍会 14

总计 115107.89

东南总监理部在接收其他卍会协济款的同

时，还向其他卍会拨助救济经费。据《征信录》统

计，总监理部共向 90 个团体（共列 92 项，其中二

项为同一团体，一项为补助各团体物品药费）拨助

救济款，共计 160896.72 元。[8]（乙编征信录） 其中红卍

字会共 55 家，兹列表如下：

总监理部拨助各卍会处款额表 [8]（乙编征信录）

编号 名 称 数额（元）

1 中华总会 2000

2 南昌卍会 2000

3 长沙卍会 2000

4 济南卍会 75

5 冠县卍会 40

6 宜昌卍会 2.33

7 蚌埠卍会 424.99

8 南平卍会 200

9 全福办事处 2670.17

10 福州救济队 1664.77

11 厦门卍会 278.3

12 全皖办事处 322.5

13 皖北办事处 1010

14 芜湖卍会 4719.95

15 正阳关卍会 38

16 临淮关卍会 39.5

17 巢县卍会 29.9

18 无为卍会 5

19 全浙办事处 21484.49

20 杭州卍会 12000.33

21 镇海卍会 2037.4

22 曹百卍会办事处 300

23 上虞卍会 1108

24 绍兴卍会 1552.6

25 嘉兴卍会 572.81

26 四明卍会 3976.38

27 江北办事处 61762.05

28 黄桥卍会 30.2

29 黄桥女卍会 45

30 如皋卍会 149.5

31 宝应卍会 11

32 兴化卍会 18.2

33 东陈卍会 21

34 拼茶卍会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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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邵伯卍会 5

36 庐庄卍会 15.5

37 拓皋卍会 14

38 石港卍会收容所 46.6

39 掘港卍会收容所 31

40 江都卍会 89.1

41 常阴沙卍会 49.5

42 南通卍会 42.3

43 南京卍会 7293.75

44 镇江卍会 122.5

45 苏州卍会 1181.75

46 无锡卍会 35

47 常州卍会 721.52

48 丹阳卍会 10.5

49 江阴卍会 1559.06

50 崇明卍会 671.2

51 徐州卍会 1144

52 徐海办事处 1000

53 宝山卍会 373

54 淞沪卍会 1017.6

55 淞沪女卍会 601

比较一下两表可以看出，东南总监理部遵循

“统收统支”的原则，在接收某卍会协济款的同时，

还会为该会拨助救济款。或者说，某卍会在向东

南总监理部协济救济费的同时，还会得到东南总

监理部的拨助款。如淞沪卍会向总监理部协济

44399.62 元，同时得到总监理部拨助款 1017.6 元，

全皖办事处向总监理部协济 500 元，同时得到总

监理部拨助款 322.5 元。当然，还有更多的卍会

只有协济而无拨助，或只有拨助而无协济，如胶

东总办事处，向总监理部协济 1 万元，并未得到

总监理部的拨款；江北办事处、全浙办事处并未

向总监理部协济款，却分别得到总监理部拨助款

61762.05 元和 21484.49 元。上述两表足以说明，

整个红卍字会系统的救济费是流动的，某卍会在

开展大规模的救济活动时，往往会得到其他卍会

的协济，某卍会在得到协济的同时，也会拨款协助

其他卍会。如此，整个红卍字会在救济经费上形

成了“一方需要、八方支援”的协助格局，这其实

正是世界红卍字会网络化救济机制的具体体现。

3. 网络化救济活动的实施

网络化的组织体系和救济经费的协济，为世

界红卍字会实施网络化的救济提供了可能性，在

具体的救济实践中，各卍字会之间的合作十分常

见，以下以八一三事变后的救济为例，看一看世界

红卍字会网络化的救济机制是如何有效运作的。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上海、苏州、杭州首当其

冲，于是沪苏浙各卍字会密切合作，协同救济。由

于难民不断增多，东南总监理部在救护收容的同

时，不得不进行遣散，此时，上海附近的红卍字

会就承担起接力收容和遣送的任务。《救济总监

理部救济工作简报》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兹摘录

如下。

8 月 27 日：今日本部又遣送各所难民

五百余人，乘民船四艘，由小轮二只拖带赴苏

州一带。先在盆汤弄集合，每人发给馒头十

枚，并派救济队员夫数人随船护送到苏。俟

抵苏后，如难民中有乡里较远者即由苏州卍

会酌给钱文以便安然归里。[9]（P257）

8 月 29 日：连日已输送数批至甬、杭及

苏、锡、常、镇等处。到达之后各会协力救济，

或临时收容，或给资转遣回里，予各难民以充

分便利。[9]（P258）

9 月 15 日： 镇江卍会此次救济与地方各

团体分工合作，努力从事。自战事发生至八

月底止过境难民约在十万人以上，抵镇时均

发给斋饼充饥，受伤及患病者随予诊治，并商

请航业公会拨轮继续运送回籍。[9]（P265）

10 月 7 日：苏州红卍字会成立救济队

第三中队第一支队，逐日由支队长夏来善率

领员夫在车站一带招待过境难民。该处为沪

方输送难民出境首站，亦各处逃难必经之地。

截至九月底，救济难民饮食在十万人以上，转

送过境有五万余人。扬州卍会截至九月底止，

雇船给食、转送难民在三万人以上，经过难民

只发给干粮者又有六万余人。[9]（P271）

救济结束后，总监理会在报告中对各卍会协

助救济的情况有一个总结：“淞沪杭嘉各监理部，

均派救济队出发各战区，实施救济，京镇暨全浙全

皖徐海苏北各区，同时出发战区，实施救护伤兵难

民，分别安置各收容所及医院，给以衣食，施以治

疗，并为难民筹设简单之教育及相当之劳作，其有

亲友可投者，则陆续遣散。沪战西移后，杭嘉湖先

后沦陷，浙东各县难民麕集，全浙各救济队办理收

容治疗资遣工作，进行不遗余力。而京沪、京芜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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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暨苏北各地，形势亦随之变化，救济范围，益形

扩大。江南难民之逃往江北者，扶老携幼，络绎道

途，号哭之声，昼夜不绝。江北办事处于沿江各港，

设立难民招待所，暨难民引导所，并雇用船只千余

艘，接护难民过江，先后收容资遣难民三十五万人

以上。”[8]（甲编·P5） 由此可见，世界红卍字会在东自

淞沪，西至南京芜湖，南至浙江，北至徐海的广大

区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救济网络，充分显示出了

协同救济的功能和效果，这正是世界红卍字会在

全面抗战初期的难民救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

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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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ity Relief of the Red Swastika Society in the Early Stage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ANG Lin　ZHU Jie-mei
(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number of refugees rose sharply. 

At the same time, the China Federation of the Red Swastika Society and its branches set up emergency relief teams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started relieving the refugees. With the worsening of the war situation, the relief work of the Red Swastika Society 

also expanded from North China to Shanghai, Zhejiang, Jiangsu and Anhui. Meanwhile, this charity organization provided 

services such as war rescue, temporary shelter, repatriation and curing and burying dead people. The networked organization 

system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mutual funds between different branches of the Red Swastika Society formed in the practice 

helped it achieve remarkable results in refugee relief, which played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refugee relief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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